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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包装设计理应成为中国古代设计史
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和分支，然因包装具有“日用而

不觉”的特性，长期以来人们对包装设计的研究太

过薄弱。鉴于此，朱和平教授撰写了《中国古代包

装艺术史》一书，并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该书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包装艺术史著作，而

且是目前为止包装领域唯一的一部史学著作。该

书系统梳理和生动阐释了从史前至明清时期中国

古代包装的发展及其艺术特征，其以史为纲，从包

装实物与文献入手，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地探讨了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发展的历史，解释了中国古代先

民对物以及对物与人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解，为包装

设计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

一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共１１章，第一章为绪
论，其余１０章以时间为线索，以史前至明清时期的
包装为对象，阐明包装概念的演变、包装存在、包装

发展诸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包装发

展的进程，对中国古代包装所涉及的造物动因、材

料、形态结构、装饰以及工艺等因素进行了具体

分析。

“包装”作为专有名词出现于近代，但是其作为

一种造物行为，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该

著第二章“史前包装考述”论述了我国包装的起源。

史前时期是我国“包装”概念的萌芽期，这是包装内

涵上的“双重性”阶段。所谓“双重性”，是指早期

包装在用作生活日用器皿、器具的同时，兼具裹包、

捆扎、储放、转移物品的功能属性。［１］６此时包装的

含义较为宽泛，这一时期古代先民的包装行为，有

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因此并不能将其视为一

种独立的造物活动，最多是一种对自然物的简单利

用行为，此时包装被混杂于生活用具中而未被明确

地分离。在这一部分，作者着重探讨了陶质包装容

器的出现，提出陶器的发明和制作既是中国古代设

计艺术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也是包装发展史上的第

一次飞跃。“这对于我国古代包装的发展历程来说

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化学作

用将自然物质材料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活动，也使

包装从利用天然材料进入到了使用人工材料的

阶段。”［１］６１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的第三章“夏商西周

时期的包装”着重论述了我国奴隶制经济形态下的

包装艺术。奴隶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加速了包装

的演进过程，它“直接催生了包装专业化生产组织

的形式，促使着包装设计向具有专门化包装功能的

性质发展”［１］１０７。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青铜器在这

一时期得到流行，青铜器的设计标志着艺术设计的

第二次飞跃。此时，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包装进

入“专门化”阶段。如随着酿酒和食品加工业的发

展，古代先民开始制作储存、转运酒和食品的包装

容器，与包装的萌芽阶段相比，这些容器逐渐脱离

了一般性生活用品的范畴，具有了“专门性”，人们

对包装的利用转变为一种有意识的自觉制作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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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将以往被认为是包装的通用

容器排除在包装领域之外。这种具有专门性、持续

性且具备专一功能特性的包装从一般的生产工具、

生活用具中分离出来，从而拥有了独立的主体范

畴。［１］８因此，这是“包装”概念的过渡期，是包装内

涵上的“专门性”阶段。基于这一认识，在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包装”中，作者论述了春秋战国时

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多元化格局对包装的影响，

结合时代历史背景及其对包装发展的影响进行探

讨，特别是作者从包装角度对“买椟还珠”这一故事

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解读，并重点以漆器、青铜材质

包装容器为例，论述了包装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认为“包装”概念的转

型期“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并在随后的包装发展

历程中贯穿始终”［１］９。因此，作者分７章对秦汉至
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及其对包

装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包装进入转型期的

一个重要标志是包装从属性的出现。包装的从属

性包含两层含义：一为包装是包装物的附属物，二

者可以分离；二为包装也成为被包装物的一个部

分，两者可以视为一体。［１］９这是包装发展的一种历

史必然，因为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随着商品

经济的繁荣，交换行为日渐频繁，社会对包装的需

求大增，人们对包装功能的需求已不再停留在简单

的方便运输、保护产品、便于使用等基本功能上，而

是上升到增加产品附加值的高度。

同时，该著还揭示了包装发展的时代特征。如

在第五章“大一统的秦汉时期的包装”中，作者论述

了秦汉时期包装的范畴进一步扩大，形式更趋多样

化；中原地区漆器包装盛行，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

的包装艺术在与内地交往的过程中体现出各自的

艺术风格。在第六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包装”中，

论述了此时的社会历史特征及其与包装的关系，瓷

器的正式烧制对包装的意义，佛教和域外文化对包

装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包装艺术对西域地区的

影响，说明外来文化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包装设计

提供了一种新的造物方式，同时也为后来宗教包装

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在第七章“隋唐五代十国时期

的包装”中，作者对宫廷包装与民间包装的分野进

行了论述。这一时期，我国进入金银器具仿制阶

段，并与我国传统造物相互撷纳，最终设计生产出

具有中国特色的器物类型，这标志着我国古代设计

艺术的第三次飞跃。第八章“两宋时期的包装”论

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品包装的大量出现，包装

装潢的商品性及风格特征，瓷质包装容器的发展与

纸包装的大量运用。第九章“辽、金和西夏政权下

的包装”，介绍了辽、金和西夏政权的社会经济状况

及其生活方式，并论述了这三个政权下的包装特

点。第十章“元代时期的包装”介绍了元代的政治、

经济、文化特征及其对包装的影响，并论述了元代

的包装及其艺术特征。第十一章“明清时期的包

装”，论述了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包装发展集大成

时期，与前代业已存在的宫廷包装、民间包装相比

较，两大体系各自发展的规模更大，特色更加鲜明。

少数民族包装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征。

二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一书篇章结构紧密，逻

辑严谨，内容新颖，所采用的材料详实，视野开阔，

还兼具设计史研究方法的示范性。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学界关于古代史的研究，

或为范畴阐释，或就发展线索探析，或就制作材料

和艺术特征论述，总体上还处在对古代包装史整理

的起步阶段。［１］４７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一些研究上的

困惑，如在中国古代造物时是否拥有明确的包装概

念，现代学界如何界定包装与器物之间的差别等。

关于器物的研究，过去大多关注器物的造型、纹饰

以及背后相关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在器物类

型上，多关注青铜器、玉器、瓷器等中国古代较有影

响力的器物，大多是以材质进行分类，很少从功能

出发以研究器物。《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紧扣

“包装”这一概念，对包装与器物加以区分，旗帜鲜

明地提出在中国古代已然出现包装，包装自身有其

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等主张，因此，本书对于现代

包装的发展与实践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

包装的功能属性就是确保商品在生产、流通、

交换、消费等环节中的完好性。研究包装设计艺术

就不能不注意到其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之间的

关联。如在讨论秦汉时期的包装时，作者指出因汉

代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固化时期，诸多抑商举措在

某种程度上促使包装向贵族化、宫廷化的高档奢侈

方向演变。［１］２３７在研究两宋时期的包装时，作者指

出：随着两宋商业的繁荣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包

装在品种、数量上空前增多，在商品交换和商品流

通的过程中，包装在设计、技术和风格等方面形成

了区域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宋与异域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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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渗透的特点，并积淀为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特

征。［１］４５５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特征决定了各时期包

装发展趋势的差异，这一点应当引起包装史研究者

的注意。

当前，包装已与设计紧密联系起来，《中国古代

包装艺术史》的作者在为著作取名时是经过深思熟

虑的。直接以包装艺术史名之而不冠以“包装设计

艺术”，是因为包装艺术的范围更广，更能涵括古代

包装的内涵和外延，也能够与全书的核心观念相联

系。作者认为，包装是一种满足和美化生产、生活

的造物行为，虽然其要受到被包装物的限制和约

束，但仍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此处的“包

装”就与雕刻、建筑等的内涵一样，皆是人类有意识

的艺术创作行为。这是作者对包装研究内涵扩大

的一种努力，使包装研究不再局限于具体的设计及

艺术分析，而是走向一个更为广泛的语境之中，如

此能够准确地解释包装作为造物行为的逻辑关系。

三

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当今学术研究越来越推

崇和流行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设计史研究的范畴

一再被美术史、物质文化史、视觉文化史所渗透与

浸染。在以往关于古代设计史的研究中，所常用的

方法就是罗列出他们认为是设计物的实物资料，并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得出一些所谓的发展规律。

这一做法看似妥当，但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历史

是多元和复杂的。虽然历史的发展会对设计造成

一定的影响，但是设计的发展及设计史的形成往往

是多种作用力合力促成的，仅以历史背景推断设计

的发展是极为不妥的。二是古代设计的发展拥有

自身的特性，即古代设计拥有很强的区域性和民族

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设计的多样性。

设计学科出现的时间虽然较晚，但近年来大多

数学者在极力争取其独立性，认为设计学科应该有

自己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设计学科

源自西方的“设计”一词，经历了从“图案学”到“工

艺美术”再到“设计艺术”的设计学科发展历程。［２］

设计史，从字面上可解释为设计的历史，但是我们

又不能如此简单地解释。历史的构成非常复杂，从

设计史的角度来说，需以设计作品为研究对象，梳

理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理清其发展规律，同时

还需将设计与人类自身发展、人类生产生活以及建

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发展的各种关系的网络构

建起来。若仅关注设计艺术的发展，不足以说明设

计本体的真正意义，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足以说明

设计本身。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设计史研究太过关注皇家

显贵的奇技淫巧之物，而对平民百姓的日用之物却

视而不见；且常抱有根深蒂固的大汉民族的自豪感

和自信心，而将少数民族的造物艺术排挤出传统设

计史的研究领域。［３］而《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的

作者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物及少数民族地区

的包装艺术进行了分类与总结，并探讨了少数民族

地区包装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与中原地区包

装之间的交流与异同。因而，作者是将中国古代包

装的发展置于一个广泛的地理视野之中，将外域文

化视为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拓

宽了设计史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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